
摘要

在许多文化中，友情都是一段重要的关系。（卢等，2020年）本文我将讲述一个

极恶劣环境下关于友谊的个例。这段友谊发生于日本占领荷属东印度群岛（现印度尼西

亚）时期，因日军入侵，一群年轻女性被迫沦为了性奴。本文介绍的便是这些年轻女性

中的一位，扬·鲁夫-奥赫恩，这是我对她的精神进行的全面研究一个部分。本文第一

部分是对她生平的简要概述，第二部分将展现我从她的经历中得出的一些关于友谊的思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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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中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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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鲁夫-奥赫恩的生平介绍

扬·鲁夫-奥赫恩的一生可以划为四个

阶段：她生于1923年1月18日，在爪哇岛殖

民特权地区长大，有着幸福的童年生活。她

的家位于爪哇岛中部靠近三堡垄港市的一个

制糖厂种植园里。她的社交能力不错，她回

忆道，学校里有“优秀的老师，我也交到了

很好的朋友——这些友谊至今仍在延续。”

（扬·鲁夫-奥赫恩，2008:29）

接着，从1942年初到1945年8月，日本

占领了荷属东印度群岛，这个时期她的生活

进入了第二阶段。一开始集中营的生活条件

就非常艰苦。安巴拉哇集中营就离她住的地

方不远。1944年2月26日以后，她经历了生命

中的至暗时刻，她被日本军官挑选去做军队

妓院的性奴。一去就是三个月，之后她又被

送往另一所集中营。

扬人生的第三阶段始于1946年，她在

英国开始了一段幸福的婚姻，她嫁给了在爪

哇岛遇到的英国军人。后来他们的孩子出生

了，一家人便于1960年移居至澳大利亚。然

而丈夫受伤，她平静的生活又被打破了，丈

夫脑部受损，她便照顾丈夫数年，直至他离

世。到此时，她对日本人的暴行已经沉默了

五十年。

随后，扬成了1992年东京国际公开听

证会上首位声援亚洲“慰安妇”的欧洲“慰

安妇”。在多数人已退休的年纪，她开始周

游世界讲诉自己的故事，为亚洲“慰安妇”

发声，寻求日本政府真诚的致歉，同时斥责

战争中的性暴行。（田中，2019）直到2019

年8月19日逝世前，她仍在为此奔波。

苦难中的友谊

本文主要讲述扬在日本军队妓院当性

奴期间，与其她被强迫为奴的女人和女孩

（扬称她们“女孩”）的友谊。

七位女孩被带到妓院，一人一间房。

每人有一个小包，里面只装了一点杂物。扬

还装了一些祷告的书。这群女孩年龄从17岁

到22岁不等。“我们很快成为了心灵伴侣。

我们知道从现在起要彼此帮助。”难以入睡

时，她们便挤在我卧室的一张大双人床上，

在恐惧中我们抱作一团，害怕和震惊让我们

无法说话。我们需要的仅仅是陪伴对方，祈

祷只要我们在一起就是安全的。”（ 扬·鲁

夫-奥赫恩，2008:82-83）扬带着大家读《赞

美诗》第31篇和其他的祷文。

军队的人一到，扬就带着女孩们再次

祷告。然后她们一个接一个地被拖走，遭受

了人生的第一次暴行。“第一个恐惧夜晚结

束后，清晨的那几小时，七位惊恐、疲惫的

女孩为失去贞洁相拥哭泣，她们安慰对方，

给彼此力量……我们无比绝望。”（扬·

鲁夫-奥赫恩，2008:95）我们分担彼此的恐

惧，痛苦和耻辱。有时我们也尽力像正常女

孩一样说笑，聊着战前的生活。我们完全离

不开彼此，因此有了友谊和爱的纽带，给予

我们无穷的力量。这些女孩向我寻求精神力

量，而我则每日带领她们祷告。”（扬·

鲁夫-奥赫恩，2008:98）当其中一个女孩企

图自杀时，“我们并未谈论这件事，也不问

她太多问题。只是给她更多的爱与支持。”

（扬·鲁夫-奥赫恩，2008:102）。

军队的人一到，扬就带着女
孩们再次祷告。然后她们
一个接一个地被拖走，遭
受了人生的第一次暴
行。“我们分担彼此的恐
惧，痛苦和耻辱。有时我
们也尽力像正常女孩一样
说笑，聊着战前的生活。
我们完全离不开彼此，因
此有了友谊和爱的纽带，
给予我们无穷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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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扬担心自己怀孕和染病时，她会向

其他女孩倾诉。“我告诉其他女孩我的恐

惧。我看到她们脸上和我同样震惊的表情。

她们把力量和爱都给了我，她们给我机会表

达。这也正是我最需要的。”（扬·鲁夫-奥

赫恩，2008:111）

扬还保留着一张写有每个女孩名字

的手帕。1944年2月26日，是她们被带离集

中营的日子。后来扬把女孩们的名字绣到手

帕上，每个名字都是不同的颜色。这张手帕

她保存了50年。“往后的日子里，这张手帕

成了近乎神圣的物品。有好几次，我将它从

存放的地方拿出，然后将它紧贴着脸颊，为

它所代表的一切流泪。”（扬·鲁夫-奥赫

恩，2008:99）她在生命的尾声将这张手帕

展示在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佚名，日

期不详）扬还为所有的女孩们作画。“我

要永远记住这些女孩们……我们之间的友

谊和纽带是最珍贵的。”（扬·鲁夫-奥赫

恩，2008:115）

1993年，正值拍摄她纪录片的时候，

她折返荷兰去见了一些女孩。50年后的这场

会面激励了她要继续为保护战争中的女性而

战斗。

本文第二部分，我以扬·鲁夫-奥赫恩

和女孩们的经历为例，提出了关于友谊的六

个思考。这不是理论说教，而是为了展现一

个个人能比书本更使我们了解友谊的真谛。

个人的故事，虽然不全、不系统，也能直击

心灵。

对于友谊的思考：互需与互助

澳门利氏学刊的读者都知道利玛窦的

著作《交友论》，（比林斯，2009）利玛窦

的第三条格言说道“相须相佑，为结友之

由”。扬也确实历经了互需和互助的时刻。

但是格言第30条和第96条中强调了交友要以

公德为基准，在扬·鲁夫-奥赫恩的例子中，

女孩们没有能依据某种美德去选择朋友的机

会，因为她们都被捆绑着做了奴隶。但她们

的友谊真切而长久。就像利玛窦格言第76条

中举的例子：“朋友是穷人的财富，是弱者

的力量，是治病的良药。”

利玛窦还提到了另一条格言（第17

条）：“可以与竭露发予心，始为知己之友

也。”我们不该指望女孩们依靠友谊去解决

糟糕的境况。扬的故事中有一个特征，即女

孩们能对彼此敞开心扉，抒发她们深层的情

感。然而，我们应该关注到她们无法预料到

当中有人企图自杀的事实。至少，她们当中

有些人是无法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需求的。

她们的友谊并没有解决一切问题。

对于友谊的思考：人道

在“关于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朋友观

之比较”一文中，（何元国，2007）何元国

教授认为可以从信和乐这两个概念来理解孔

子的友谊观。对孔子而言，友谊和人道一样

能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幸福。日本人对她们强

加虐待，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女孩们带给

彼此珍贵的善良和仁爱。这种人道的经历使

她们在遭受非人的痛苦中得到某些慰藉。

2014年，91岁的扬为她的中文版自传

写了一篇特别的介绍。她写下了自己如何与

来自中国的万爱花以及韩国和菲律宾的女性

相遇，这些女性被称作“慰安妇”。扬理解

她们，并与她们成为了朋友，她将自己以及

她们在中国遭受的经历联系起来，她特别提

到了“南京大屠杀”。扬写出了对这些妇女

和她们家庭“无限的同情”。从某种意义上

说，扬和其他女孩们在三堡垄港市对彼此的

善意可以看作更广泛意义上的悲悯。（扬·

鲁夫-奥赫恩，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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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友谊的思考：祷告

还在安巴拉哇集中营时，扬就开始了

祷告，同时也鼓励其他人一同祈祷。50年后

她写道：“祷告带来的平静让人惊讶。集体

祈祷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每晚，我们以小组

形式会面，共同祈祷。”（扬·鲁夫-奥赫

恩，2008:51）

在军事妓院里，每个女孩都为这段友

谊做出了一些特别的贡献：对扬而言，她有

能力带领其她人祷告。虽然只有扬和另外一

位女孩是天主教徒（其他女孩都有新教背

景），但扬熟悉祷告、了解经文，她的领导

意愿让她能够为此贡献。

对于友谊的思考：精英与穷人

书写友谊时，有时也会聚焦知识分子

或名人这样的精英阶层。例如，利玛窦的

《交友论》就是为受过教育的精英创作的。

（浩斯奈，2014年）但扬·鲁夫-奥赫恩的经

历提醒我们，穷人的友谊也同样值得关注。

一开始享有殖民特权的女孩们逐渐失

去了一切。她们的财物很少，而且总被看守

监守。她们的身体不属于自己，因为她们被

奴役和虐待并不断被施暴。女孩们一无所

有，也看不到未来。然而，她们正是在这种

穷困中找到了友谊。真正的友谊不止是王子

们和哲学家们才能拥有：对于最贫穷的人而

言，友谊仍可以是一次丰富经历，也许是他

们唯一拥有的丰富经历。

对于友谊的思考：实用

亚里士多德把友谊归为三种：实用、

合意和美德。也许一些观察家会认为实用友

谊不如美德友谊有价值（阿尔博恩，1983）

。女孩们的友谊榜样可以让我们看到互需和

互助的友谊的奇妙价值。女孩们没有思考美

德。她们的友谊是功利的，她们是在需要彼

此时聚在一起的。我们不应该因为这种友谊

始于功利而忽视其价值，不予认同。

对于友谊的思考：象征

最后，我们可以关注到刺绣手帕的象

征意义，它是扬视为近乎神圣的物品。人际

关系中的象征比比皆是，也许最熟悉的就是

婚戒的象征。友谊中，这样的象征并不需要

多珍稀多昂贵：它的价值仅仅就是在于它在

朋友心中的象征意义。

扬沉默的五十年里，藏起了手帕，不

让孩子们看到。她不希望他们看到，因为可

能会引起麻烦。这一象征也不需要其他人知

道，只要朋友们知道就好。《经济学人》在

扬的讣文中以“为手帕流泪”为题撰文。

（《经济学人》，2019）

结论

扬·鲁夫-奥赫恩的一生在某种程度上

是为大众熟知的。她为所谓的“慰安妇”奔

走呼号，反对战争中的暴行，获得了国际的

关注。荷兰和澳大利亚政府以及她所在的教

会授予了她很高的奖项。但在这之外，这位

非凡女性的生活和精神值得更细致的探索。

我希望通过对她与其她受奴役女孩的友谊的

初步认识，可以为详细研究她的生活和精神

提供一个开端。

友谊是一种非凡的关系，在所有文化

中都很重要。这些年轻女性（扬·鲁夫-奥

赫恩的“女孩们”）即使在人生最艰难的时

刻也建立并维系起友谊，她们的坚韧值得我

们思考。所有人都能拥有友谊：受过教育的

和未受教育的，富人和穷人，信徒和无信仰

者。友谊可能有它自己的象征，这只有身在

其中的人才知道。扬·鲁夫-奥赫恩与其她被

迫做性奴的年轻女性就是一个感人的例子，

它展示了友谊有多珍贵。

资料来源：

本研究资料包括讲述扬·鲁夫-奥赫恩经历

的书（扬·鲁夫-奥赫恩，2008第三版）以

及根据该书第一版改编的电影（兰德尔等，

1994）、2004年扬·鲁夫-奥赫恩在新西兰

奥克兰国际圣体大会上的演讲（扬·鲁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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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赫恩，2004）、《谈话头》《叙述者》节

目的一次采访（汤普森，2009）以及《澳洲

故事》的一次采访（鲍登，2012）。扬·鲁

夫-奥赫恩去世后，发表了许多讣文。其中

田中所写的一篇收录于此（田中，2019），

另一篇由《经济学人》杂志所写（《经济学

人》，2019）。

关于扬·鲁夫-奥赫恩的精神研究正在

进行，我期待能搜集更多的资料。

•

Roderick O’Brien,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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